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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我区作家天热长篇历史小说《蒙古铁蹄马》研讨会在呼和浩特市召开。多
位专家学者在研讨会上发言，从不同角度对《蒙古铁蹄马》进行了深入评析。

《蒙古铁蹄马》历时10年创作而成，是内蒙古作协“草原文学重点作品创作扶持工
程”推出的优秀作品，今年1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该部作品讲述了中日甲午战争至辛亥革命前夕，内蒙古草原反抗日寇和清朝腐
败政府、保护草原、保护珍贵的蒙古铁蹄马可歌可泣的斗争故事。该部作品题材独
特，写作手法新颖，人物形象饱满鲜明，语言富有浓郁的游牧生活色彩。作品一经出
版，即引起广泛关注，被文学界誉为新时期草原小说的经典之作。本版今日刊发３位
评论者对《蒙古铁蹄马》的评论文章，以飨读者。

——编者

在多部中短篇小说创作的基础上，经过多年的艺
术探索与资源储备，天热厚积薄发推出了他的第一部
长篇小说《蒙古铁蹄马》。

《蒙古铁蹄马》没有宏大的叙事，也不事精雕细刻
的状写描摹，只是抓住甲午中日战争以后到辛亥革命
前夜这一特定历史阶段中弘吉剌草原上的风云变幻
编织文本。眼前的草原平静优雅，背后却是列强们在
中国地盘上的相互倾轧与血腥争夺，以及大清帝国的
积贫积弱和软弱无能。内忧外患，致使弘吉剌草原日
渐萧条，当政者试图通过变革，挽救部族，保卫家园。
谁知，却恰恰为列强所用。经历了血与火的磨难与淬
炼，最终，革命成为弘吉剌草原的唯一选择。一片草
原，连接着一方国际风云；一座王府，成为国内外各方
势力关注的中心。弘吉剌草原为大势所裹挟，最终走
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作者天热知微见著，将一
段很短暂却复杂多变的社会历史，不动声色地呈现在
了受众面前。

就题材的发现而言，这是一个极端的“个案”，而
这部小说正是对极端“个案”的关照。由此，作品从选
材开始，即具备了成功的因素。值得注意的是，天热
在表达这一意图时，采取的书写形式十分隐晦。

作品中的人物，国家不同，种族不同，文化不同，
政治军事目标亦大不相同。动荡不安的国际国内形
势，使得弘吉剌草原在十分困顿的条件下，倡导实业，
兴办实体，组建、训练自己的武装。

然而造化弄人，弘吉剌草原的这些举措，正是日
本方面求之不得的，因而从一开始就被日方所觊觎，
最终成为战争中日方战略计划的一部分。更大的悲
剧在于，弘吉剌王府虽然对日本方面一直存有戒心，
但在具体环节上却疏于防范，以至于事变突起时，不
得不仓皇应对。直到这时，才对日本人近年来的所作
所为有了透彻的了解，但为时已晚。阴险凶恶的日本

“友人”已经撕掉面具，调转了枪口。善良的弘吉剌人
只得以牙还牙、喋血抗争。在强敌的逼迫下，最终汇
入对外抗击列强、对内推翻清政府的洪流中。

所有这些作者并没有予以明确展示，而是从开篇
之初即制造悬念，其直接承担者是一个又一个作为情
节节点的小故事。之后，随着画面的逐步开阔，小悬
念构成大悬念，小故事连成大故事，将整个文本从头
到尾都封闭在一个扑朔迷离的“空间”里，不断地调动
着读者的阅读兴趣，只待全篇结束，方才豁然开朗。

在天热的笔下，每一个人物都性格鲜明。比如，
川岛的阴险狡诈、深不可测；满都拉的稳健练达、坚定
执着；藤村的奸猾乖张、引而不发；苏和的睿智刚毅、
富有远见；美惠子的贤淑善良、含而不露等等，通过一
系列相关的行动得到展示，又相互交织，形成一个又
一个矛盾冲突，走向命运的终点。行动即性格，由不

同行动所决定的不同性格是人物的灵魂，也是一部作
品，尤其是大部头作品能否成功的一个重要标志。天
热深解其义，故而展示得非常自觉。但精彩之处不在
于此，而是与此相关的种族与文化特征。即作家在揭
示单个人物性格的同时，也为两个人物群体不同的性
格特征打上了鲜明的种族与各自民族的文化印记，使
其分别形成一个具有共同性的集合概念。比如日本
人狭隘的岛国意识，意欲侵吞世界的野心，以及由此
决定的奸诈与凶狠；中国草原人民热爱家园、期盼民
族振兴、对草原与生命的图腾崇拜、理解包容而又嫉
恶如仇等等。以往，在一些文学作品中也曾看到过这
种现象，但就其刻画的鲜明性、准确性与一致性而言，
《蒙古铁蹄马》略胜一筹。认真研究这一表现形式，应
当是文学美学范畴一个有意义的话题。

天热的小说创作向来注重从生活中发现和选取
素材，“生活化”是其作品的一大特点，这使得他的创
作始终为现实主义所拥抱。在这一点上，比之他的中
短篇小说，《蒙古铁蹄马》要表现得更充分一些，作品
对某些场景的生活化展示可以说是达到了极致。比
如，对乌骓马青虎从李全身边逃离出来、半路上用蹄
子脱掉笼头时，从失败到成功的书写，不到300字的
篇幅，却将整个过程表达得淋漓尽致。这当中，知与
行的统一，动与静的契合，情与景的交融，在一系列具
有确定意义的动词密切配合下，惟妙惟肖，恰到好处，
让人不由得拍案叫绝。在《蒙古铁蹄马》中，这样的篇
章并不是“稀有之物”。作家对生活的忠实与细致入
微的观察，得到的是生活在自认为恰当的时段，给出
的对作家丰厚的回报。生活也丰富了作家的语言资
源与语言艺术表现能力。与之前的中短篇小说相比，
《蒙古铁蹄马》的语言要丰富得多，厚重得多，具有很
强的质感与吸附力。它再一次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文
艺观的一个基本观点：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
作家忠实于生活的程度，决定着作品的成败得失。

在《蒙古铁蹄马》中，天热由马切入，统摄全篇，
凭借出色的驾驭能力，稳步向前。马，既在情节推
进中承担着线索的作用，又是一个具有明显特征的
地域文化符号；马，背负着一个故事及其深刻内涵
不断前行，故事在马的跃动中持续延伸。这是作家
精心谋划的独特的文本结构方式，也是《蒙古铁蹄
马》最鲜明的艺术特色。然而有些遗憾的是，这一
设置并没有达到最理想的预期效果。作为全篇唯
一的一条线索，蒙古铁蹄马应当被塑造成一个“灵
物”、一个特殊的“文学形象”，尤其是至关重要的群
体形象，可作品中的这方面尚有欠缺。从整体上
看，分配给马的文字很少，全都分散、游离在其它文
字当中，难以形成完整的故事链条或者集体形象概
念，尽管其中不乏精彩之笔。

《蒙古铁蹄马》的思想与艺术特色
◎里快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内蒙古时，曾对内蒙古各
族人民提出殷切希望：干事业创业就要像蒙古马
那样，有一种吃苦耐劳、一往无前的精神。蒙古
马的生存条件恶劣，既没有舒适的马厩，也没有
精美的食物，却可以在风霜雪雨的大草原上驰
骋。蒙古马作为草原精神的符号，是草原精神在
当代的呼唤与回应。

对蒙古马的符号化凝炼和表达，当前的文学
界久未有人以此作为题材，塑造出独具特色的蒙
古马符号，传达民族精神。今天，我们可喜地见
到了天热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蒙古铁蹄马》近
期出版。这部作品以小说的形式，建构了蒙古马
的文化符号，用文学故事的形式，深度阐释了晚
清时期蒙古民族的精神形态。

小说讲述了草原上王府的故事。弘吉剌部
历来擅长驯养官马，优质的百岔川蒙古铁蹄马让
日本人垂涎三尺。旺都特王爷、满都拉王爷、从
日本留学的王爷家第三代精英——苏和，三代人
坚持不懈地在逐渐颓败的历史洪流中分别选择
依靠清政府、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资金、帮助民
主革命来保护蒙古马，保护草原。他们与日本人
展开了斡旋与斗争。小说描写了中日甲午战争
至辛亥革命前夕内蒙古科尔沁草原反抗日寇和
清朝腐败政府、保护草原、保护珍贵的蒙古铁蹄
马可歌可泣的斗争历程。

这部小说提炼了一个核心问题，作品拷问晚
清时期蒙古民族的历史精神是什么？它以什么
形态呈现的？这些问题通过故事性阐释最终得
到了答案。这就是蒙古马作为文化符号所代表
的艰苦奋斗、不畏险难的蒙古族精神与民族主义
精神的结合，而其形态则是蒙汉团结共御外辱。
小说的这个回答符合晚清至民国时期的历史现
实，也是现当代蒙古族小说常常呈现的故事背景
和故事核心，这种提问和回答的方式继承了近代
蒙古族小说的民族主义小说传统。

就其取得的成就来说，这部小说对近代以来
蒙古族汉文小说创作有所继承或推进有三：一、

“马”文化符号的提炼和故事性阐释。二、按照历
史的事实在历史矛盾中深度描写人物与环境的
关系，在时代洪流中完成蒙古族英雄的塑造。第
三、在蒙汉交融、民族危亡的时代洪流中探索蒙
古民族的出路，提炼出蒙汉团结的历史意识。

一 .“马”文化符号的提炼和故事性阐释
首先，这部小说塑造了蒙古马的群像，既丰

富了蒙古民族动物故事传统，也提炼了当代蒙古
文化符号。

蒙古族文学的动物故事渊源流长。因为萨
满教的原因，神话中描写马、狼、熊、狐狸等动物，
以表达动物崇拜，马的描写和刻画在蒙古族祝赞
词和民歌中都有丰沛的创作。现代汉文创作较
少吸纳本民族文学的这一传统，日渐减少了对动
物的关注，甚至作为游牧民族文化符号的“马”和
狼的写作也并未收到足够的关注。《蒙古铁蹄马》
重新挖掘了本民族蒙古马的核心价值，将马提炼
为民族文化的代表性符号，并以此为窗口，观察
和思考历史及民族精神的走向。这种眼光具有
丰赡的民族意识。作者着力刻画了蒙古马的群
像，极力挖掘作为民族精神代表的蒙古马精神。
主要表现在马形象的精彩、人与马的温情、蒙古
马精神的揭示。

文内马形象描写精彩段落异彩纷呈。比如
文中旺都特王爷的白龙马、满都拉的赤兔马、苏
和的青虎，这几匹重点刻画的马形象，都有神来
之笔。作者也刻画了苏和与青虎之间的亲密关
系，展现着游牧民族以马为伴的人间情怀。

作者选取的是“御马园的蒙古铁蹄马”，这群
高贵的马，在意象符号上，代表蒙古族族群，保护
蒙古马群就是保护、继承民族精神。可知，作者
是从一个核心的“马”文化符号作为小说意象，挖

了一个小的进口，探讨了一个大问题。
二 .按照历史的事实在历史矛盾中深度描写

人物与环境的关系，在时代洪流中完成蒙古族英
雄的塑造

马群像固然是核心，但围绕蒙古马的故事和
故事中的人，才是马符号中自生的语境，马符号
与其生成的语境，形成了小说的核心故事及核心
人物。作为历史小说的《蒙古铁蹄马》更重要的
是塑造了历史洪流中的蒙古族先驱，其中民族意
识与国家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成为人物主人公
的核心思想。作品在历史洪流中围绕国家存亡
的历史矛盾，以保护蒙古马群为线索，深耕历史
脉络，真实地呈现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塑
造了苏和等承载民主主义运动时期探索民族道
路新时代的英雄人物，维系了蒙古族创作传统和
汉语写作的史家叙事。

比如苏和的塑造，作者将苏和放在历史的漩
涡中，围绕蒙古铁蹄马，将苏和的个人生活放入
民族未来的历史矛盾中，让其锤炼成长，人物性
格有血有肉，真实丰满。老王爷的命运、同样年
轻有为的满都拉的悲惨结局，重申了旧制度的历
史挽歌。遵重历史、尊重人物命运的规律，最终
写成了感人、有血有肉的民族英雄。

不得不说 ，这种写“英雄”的写作方法，继承
了蒙古族文学一直以来对男性建功立业的英雄
崇拜的民族自豪感。作者在蒙汉文化交融下塑
造人物，建构了具有蒙古族意识、汉族人思想、现
代意识的新的蒙古族英雄。

三.蒙汉交融、民族危亡的时代洪流中探索蒙
古民族的出路，提炼出蒙汉团结的历史意识

本作品通过历史洪流中蒙古王府的具体生
活与跌宕起伏的人物关系，高屋建瓴地探讨了蒙
古族晚清时期的民族命运，在历史中客观地推论
出民族团结抵御日寇的爱国主义主题。

无论是“马”文化符号的塑造，还是民族主义
时期蒙古族民族英雄的塑造，作者致力于探讨和
挖掘晚清以来，蒙古草原何去何从，民族精神又
以如何的形态呈现出来这些问题。作者用整个
故事探讨了这个主题。故事的走向在历史真实
中建构了这种历史真相的阐释。在故事中，旺都
特老王爷是相信日本人，也相信清政府的，但事
实最终证明，无论是清政府还是日本人，都是为
自己的利益不顾草原上的人民的历史命运，其圈
套深不可测。老王爷为了挽救草原，一步步上
钩。新一代的王爷满都拉，是“师夷长技以制夷”
的代表人物，也是民主革命时期，另一种道路的
探索。最终，满都拉在悲愤中含恨而亡，代表着
借助外国的技艺和资金来挽救草原的道路行不
通。最终，小说的开放式结构证明，苏和除了跟
随革命军，自力更生，再无其他道路可走。蒙古
民族从此与汉族等各族兄弟们走向了救亡图存
的革命洪流，狭隘的民族主义，重新汇流到民主
革命大潮中，进入了近代以来民族革命统一大
业。事实证明，民族革命蒙汉一家是历史潮流所
趋。作者通过故事情节的发展，让人物性格逐渐
丰满，在人物与环境互动中，揭示历史浪潮，寻求
历史事实与答案。这种写法真实而高明，是小说
这种讲故事的形式对民族精神从马文化符号探
讨民族精神和出路的深度建构，以故事的形式阐
释了晚清时期蒙汉交融的民族主义团结共御外
族的民族精神形态。

当然，若将作品与人类文明史上小说创作的
经典作品相比较，作品则有许多不足。比如人物
塑造有单一化倾向，思想深度仍需强化，作者拘
泥于白描手法，对爱情的描写过于节制，没有进
入情感风暴。作者对女性的描写缺乏充分的理
解，女性人物形象过于单薄。建议作者今后可尝
试小说现代派的写作技法，而不仅仅拘泥于蒙古
族汉文创作的历史传统。

《蒙古铁蹄马》：
蒙古族马文化符号的故事阐释

◎孙书敏

蒋希武蒋希武 摄摄

内蒙古的草原小说从它诞生的那天起，便以其
鲜明的马背民族的特色和浓郁的内蒙古草原生活、
民族风情为世人瞩目。从自治区成立至今，跨越了
几个历史阶段，经历了数十载艰难险阻的磨砺，形成
了不同民族结构、不同艺术风格、不同年龄组合的草
原小说创作群体，涌现出一批又一批颇具民族性、地
域性和时代性相统一的草原小说代表作品。

天热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蒙古铁蹄马》（作家
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是内蒙古作协“草原文学
重点作品创作扶持工程”推出的优秀民族历史题材
长篇小说。作品不仅描绘了甲午战争至辛亥革命前
夕内蒙古草原弘吉剌部蒙古族人民反抗日寇和清廷
的生活和斗争，而且采用了蒙古族古典文学的叙事
风格，运用意识流手法，散韵结合，叙事状物，颇具鲜
明的草原文学特色。这部小说再现了19世纪末蒙
古族游牧部落浓郁的草原民族风情，诸如弘吉剌王
府、百岔川御马苑、那达慕、祭礼等等，把知识性与艺
术性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在广阔的社会生活中展现
蒙古民族古老独特的民俗文化，特色浓郁，散发着草
原沁人肺腑的芳香。

天热生于草原，长于草原，故而热爱草原、谙熟
草原，更离不开草原。作品紧扣草原的生态和蒙古
族人民的生存命运，用激情和热血建构草原民族人
文精神和客观世界。草原上的蓝天白云、鲜花芳草、
王府宅院、御马苑、蜿蜒的河流、明净的湖泊、雄伟的
山峦、浩瀚的戈壁沙漠、奔驰的骏马，这些自然客体
经过作家的主体观摩，注入了鲜活的思想感情，构成
了具有艺术生命的草原文学自然环境。放牧牛羊、
马上驰骋、穹庐毡帐、裘衣饮嗠，以及奶文化、马文
化、茶文化……都充满了蒙古草原的韵律，构成了草

原文化丰富多彩的人文地理环境氛围。这种草原自
然景观与文化环境描写得愈典型、愈鲜明,愈有助于
对草原人民的深入刻画。在天热的笔下，草原的自
然景观既舒展恬静、清新明丽、富于诗情画意，又苍
莽浩瀚、粗粝雄厚，给人以一种特殊的审美愉悦。例
如，“百岔川笼罩在明媚的寂静中，附近的空气清新
澄澈，透明似一面镜子。远处，是一片柔和而温暖的
雾气。天边，牛乳般洁白的云朵也停下了游动。没
有风，草浪平息了波澜，百岔川河缓缓奔流。虫鸣、
羊咩、马嘶、犬吠在草原上荡漾开来，像音乐的合奏
一般……”这里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高度和谐，融为
一体，沁人心脾。

《蒙古铁蹄马》还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是游牧生活的语言特色。草原文学是草原

生活的语言艺术。作品大量采用和保存草原游牧
生活中的常用语、习惯语和民间传统的歌谣、谚语、
格言、警句。从民间口语提炼、加工成散发着奶酪
香味的文学语言，清新、醇厚，色彩浓郁，极其感染
人，展示出作者长期的民族文化心理积淀，从深层
次表现草原人民的思维方式、习惯爱好及审美情
趣。二是长于艺术的、抒情的表现手法。意识流、
魔幻现实主义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融合，形成多
样化的草原文学表现风格。作品中意识流描写、魔
幻现实主义艺术手法的科学运用，从开篇就已使
用，令人目不暇接。小说中草原文学的抒情性，是
同它植根于大草原的自然景观以及生活环境密不
可分的。三是以拟人化的艺术手法写马状物，妙笔
生花。将马赋予人的情感、意识和行为，精彩绝伦、
回味无穷，这在整部作品中处处可见，闪耀着作者
创新艺术的智慧光芒。

新世纪草原文学的创新之作新世纪草原文学的创新之作
◎◎任建任建


